
花 香 凤 堰 梯田
□秦延安

当 北方还在

似 醒 非 醒 之 时 ，
秦 岭 以 南 ，已 是

春 意 融 融 。那 浓 浓

的气息 ，如撒欢的羊
羔 ，遇 水 唱歌 ，遇 草 吐芽

遇 山 点 绿 ，让 荒寂 的 乡 野
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。

这种热闹，让金灿灿的油 菜

花在汉阴 县上万亩 的凤堰梯 田 里 ，

更是捣鼓得活力 四射 。虽然历经三

百 多年 ，但凤堰梯 田 并没有被岁 月
湮没 ，反 而像 附近 的村庄 一 样 ，历 久弥
新 ，悠远朴实 。凤堰梯 田 是 由 清代 中 叶
湖南长沙府的吴 氏家族移居 当地后修建

的 ，经过几代人增修 ，如今 已成为集 “山 、
水 、田 、寨 、村 、屋 、庙 、农 ”为 一体 ，融 “浑

厚 、雅致 、奇趣 、清新 、壮美 ”于一身 的秦

巴 山 区面积最大 ，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古
梯 田 ，2010年被陕西省文物局列为 陕西
省文物考察十大重大发现之一 。

山连着山 ，水接着水。出汉阴县城往
漩涡镇方向 ，我们的车沿之字形的盘山公

路与水捉着迷藏。只见车窗外 ，从谷底绵
延而上的层层梯 田 ，犹如天梯直上云端 。
只不过每一层天梯上 ，都被装扮上了深深

浅浅的油菜花 ，俯仰 皆是 。路畔溪水 ，似
从云雾中坠下 ，清亮悦耳 。行驶其间 ，仿
佛走入了一条金色的山水画廊 。

攀上凤凰 山顶 ，眼前顿时豁然开朗 。
只见密密麻麻的梯田 ，犹如河道里泛起的
涟漪 ，以山脊为轴 ，层层环抱 ，一圈一波一
纹地推 向远处。大如 曲池 ，小似新月 ，形

状各异 ，各具特色 。据说从山 脚到 山 顶 ，
足有 300多层梯 田 ，且每级高0.3—1米不
等 ，宽 3至 15米 ，最长处达600余米 。梯
田外 ，要么是深沟恶谷 ，要么是悬崖峭壁 ，
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，竟能建造出如此完
美的梯田 ，实在是让人惊叹。在莽莽山林

的掩映中 ，在漫漫云海的覆盖下 ，界限分
明 的 田 埂 ，蜿蜒如春螺 ，披岚似云塔 ，又
像蠕动 的蚯蚓 穿越其 中 ，让人看到 了 动

人心魄的古朴美 、形体美和文化美 。那

些梯 田 有 些 是栽植水稻的 ，有 些是种植

油菜 的 。此时 ，稻 田 里上一年收割后 留
下的稻茬 ，已快被手脚麻利 的野草围住 ，
而油菜地里 已是片片金黄 ，艳得耀眼 ，让
晴朗 的潮湿空气中飘满 了 花粉般质感的

微尘 ，使得忙于劳作的蜜蜂没有片刻停
息 的 时光 。高高低低的油菜花 ，并没有

因为 出 身何地生长何处而忧郁和颓废 ，

它们就像这 山 里的人一样 ，不停地 向 前
看 ，往上走 ，怒放着生命的色彩 。放眼望
去 ，阡陌纵横行云流水 ，白 色村舍散落其
间 ，花海梯 田 流光溢彩 ，让人如醉如痴 。

当地的朋友说 ，油菜收后梯 田饱上水时 ，
那又将是水天碧月 的另一番风景 。而到

秋天时 ，满山翻滚的稻浪和修葺的鼓鼓玉
米 ，更是让人嗅到五谷丰登的芳香 。

走累 了 ，便顺着田埂的羊肠小径去一
处村庄小憩 。寂静的 山 村 ，除 了 一 两声
鸡鸣狗吠外 ，鲜见人影 。白 墙 、灰瓦 、木
栅栏 、绿叶菜 、一 条条石砌小路 、弯 弯溪

水 ，不染一尘的 田 园气息 ，让人的思绪如
乡野的风 ，自 由 奔走 。在一户人家 门前 ，
有 两 位 晒 太 阳 的老人 。看 到 我们 的 到

来 ，老人热情地起身 ，打招 呼 ，让座 ，倒
水 ，犹如招待亲朋好友一般 ，山人 的纯朴
没有一丝遮掩 。我们告诉老人 ，他们住

的是神仙福地 。对于我们的赞誉 ，老人
只 是羞涩地腼腆一笑 。那淡定的神情 ，

犹如门前的梯 田 漠然地面对黄艳艳的油

菜花一样 ，从容不迫 。
凤堰梯 田 是 中 国 农耕文 明 的 “活化

石”，是人与 自 然和谐相处的典范。在这
里 ，你不仅可以阅尽四 时风貌 ，赏够油菜
花香 ，更可以让沾满世俗的身心得到清洗
和安放。心若静 ，一切都会安好 。

叫
醒
春
天

□
韩
景
波

朋友用 微信给我发来一
组 南 方 桃 红 柳 绿 的 春 天 的

图 片 ，让我 提前欣赏到 了 春
天 的 美 。但 我 还 是 以 为 ，南
方 的 春天不 比 北方 的 春天 ，
树 ，几 乎 是 四 季 绿 ，花 也 是
常 开 的 ，季 节 交 替 不 明 显 ，
一 切 都 在 不 动 声 色 中 。而

北 方 的 春 天 却 不 是 这 样

的 。比 如我 的 家 乡 ，数 百 里
商 洛 山 间 的 蟒 岭 山 脉 的 北

麓 ，一 岭之 隔属 黄 河流 域 的

北方 ，她 的 春天如 同 新 生 一

般 ，能 带 给 人 大 惊 大 喜 ，那
是 两 重 天 的 感 觉 。萧 条 灰

暗 的 城 市 和 广 大 的 山 野 乡
村，在 一 场 春 雨 发 生 后，河

旁湖 畔 的柳树 ，突然就染 上 了 一 抹翠绿 ，田 野
里 的麦苗似乎一夜 间 拔高 了 许多 ，花儿 电 影镜
头 般 次 第开放 ，鸟 儿 醒 了 ，蝴 蝶翩 然见 舞……
一 抹绿 ，一 簇花 ，一 声 鸟 鸣 ，一 瞥 蝶影 ，那是足
以让人春心猛醒 ，让人激动不 已 的啊 ！

晨起打开窗户 让阳 光 进来 ，先 闻 到 了 春天
的气息 ，风儿不寒 ，带着 湿漉漉 的韵味 ，一下子
和阳 光一起弥漫进整个房 间 ，和我的心 田 ，我贪
婪地吸 了 一下鼻子 ，心 中豁然开朗 。

我这 时无论如何在家 坐不住 了 ，搁下手头
的事 ，我要走 出 去 ，去寻找那春天乍醒亦 感人的
美丽 。这 时我想起柯罗 的 《春天树下的小道》，
还有 《芒特 的嫩叶》，田 野 、森林 、河流 、嫩叶 、甚
至牧羊女 ，在柯 罗 的 画笔下 ，生动起来 ，像音乐
一样缓缓地流淌 ，银灰 、玫红 、浅黄 、嫩绿 ，色彩
穿透 时空 ，我看到 了 春天 ，柯罗 的春天 ，不可阻
挡地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 。这时我也想起 了 朱
自 清 的 《春》，一切都像是刚 睡醒似的 ，“欣欣然
张开 了 眼 ”啊 ！

心情渐渐舒展 ，季节像一 只手 ，轻轻地抹平
了 我皱着 的眉头 。尘世熙攘 ，但我心平静 ，并有
丝丝愉悦 ，愿意笑脸相迎所有人 。街边让人不
小心踩 了 脚 ，小巷让人突然浇 了 一 身 水 ，我什 么
也没说 ，还 回 头对那人淡淡一笑 ，说 “没关系”。
我惊讶于 自 己 的变化 ，原本我也能宽容地待人
待 己 ，这一切都和春天有 关 。从春天的 眼睛里
看世界 ，不再为别人犯一点小错而咄咄逼人 ，别
人快乐 ，我也快乐 ！

回 到家 ，春光正好 ，我看到今年的第一 只蝴
蝶 ，金色 的 ，在我家场院翩翩绕 了 一 匝后 ，飞 向
泱泱碧绿的麦 田 上空……我轻轻地舒展 了 一下
肢体 ，我要将长久的 、沉寂在心里的郁 闷丢弃在
一个叫 冬天的地方 ，将心 中渴望的春天叫醒 ，让
心 中渴望的春天绽放 。

春
之
蝶

□
马
科
平

阳 春 三 月 ，迎 春花才 开 ，油

菜 开 始 起 苔 ，蝴 蝶 便 悄 然 出 现
了 。它 闪 动 薄 薄 亮 翼 ，轻 轻 悠
悠 ，低吟浅 唱纯朴的春歌 ，在 阳
光 明 媚 的 午后 飞 来 飞 去 。偶尔

在你眼前凝头停 留 一瞬 ，调皮地

摇 一 摇 触 须 ，好 像 和 你 打 声 招
呼 ，然后绕个 圈 儿 ，划 道弧线又
忽 闪着飞走 了 。

这 些 美丽 的使者 ，是浪漫的
诗人 ，是无声 的舞蹈家 ，在 田 野 、
树 林 、沟 坡 、崖 头 、草 丛 翩 然 而
舞 ，总会 引 起不期而遇者 的驻足

凝 眸 ，乃 至孩 童般地雀跃 追 逐 。那 一 抹炫 目 的 斑
斓 ，赏心悦 目 ，给人太多 的美感 、遐想和愉悦 。

我家村头 的 田 坎 ，也有 了 五彩缤纷的蝴蝶翩翩
起舞 。有桔红之翼 、浅蓝之翼 、雪 白 之翼 、鹅黄之翼 ，
镶着 黑边 儿 、金边 儿 、红边 儿 的蝴 蝶 ，使人 眼花缭

乱 。角 落 、旮旯里野草 、蔬菜瘦小的花蕾 ，蝴蝶总能
发现 ，他们缓缓扑打双翅 ，从一个花朵飞往另一个花
朵 ，因为有传花授粉的梦 ，蝴蝶们显得匆匆忙忙 。

蝴蝶们飞 累 了 ，便会悄 然落于草 叶 、细枝或花
丛里 ，但翅膀仍 旧 继续从从容容扑扇摆动 。这 时 ，
如果你仔 细观 察 ，就会发 现蝴 蝶双翼 表面 的那层
粉质 ，隐隐约约 闪 耀着光芒 ，那一个个 圆 圆 的黑 圈
儿 ，极像 一 只 只 美 丽 的大 眼 睛 。当 你 蹑手 蹑脚走
近 ，猛 然伸手去 捉 时 ，蝴 蝶却 忽悠 一 下 ，灵 巧地舒
翼飞开 了 。

作为 一种文化记忆 ，蝴蝶是 一种吉祥符 号 ，它
是美好 、如意 、幸福 、自 由 等抽 象理念 的具体 与 形

象 ，像 《猫蝶 图》、《花蝶 图 》等 ，给人以视觉冲击 、心
灵震撼与精神希冀 。文人骚客也不惜笔墨 ，对其赞

赏有加 。李商隐 “庄生晓梦迷蝴蝶 ，望帝春心托杜
鹃。”王驾 “蛱蝶飞来过墙去 ，应疑春色在邻家。”谢
逸 “狂随柳絮 有 时见 ，舞入梨花何处寻。”这些诗句
或朦胧抒情 ，或寓意甜蜜 ，或意境唯美灵秀 ，能够穿
越千年的风雨 ，在现代人的心头跃动 。

蝴蝶没有 飞 鸟那样强劲的胸肌与 骨骼 ，更没有

哺乳动物那样发达灵活的 四肢 ，但蝴蝶那翩翩而舞
的优美舞姿 ，却令人如梦如幻 ，如痴如醉 。那似乎
不 是 在 飞 ，而 是在 舞 。它 的舞 ，如泣如诉 ，如 吟如
歌 ，表现 出 无限 的眷恋和绵绵情意 。春天的一草一
木 ，一花一叶 ，田 野村庄 ，在蝴蝶的舞蹈 中仿佛也变
得灵动起来 。

蝴蝶 的 寿命 极短 ，短暂得就像一阵风吹过 ，花
开花落 ，这些 飞舞的精灵一生便结束 了 ，悄然而来 ，
悄 然而终 。累 累 的果实成熟 了 ，它看不见 ；人们 品
尝到甜蜜 ，也记不起它 的 功绩 。它是渺小 的 ，渺小
得让人忘记它的存在 ，然而它却是伟大的 ，它把生
命 留 在 了 最美好的季节里 。

无论沧桑 巨 变 ，地老天荒 ，蝴 蝶们都谨记世代
相传的祖训：“我们要全心全意地默默跳舞 ，以舞姿
来证明 自 己的存在。”

鱼美人与长安塔 冯 周 鼎　摄

滨
河
忆
趣

□
张
尧

我 来的 时候
它很陌 生

我走的 时候

它是我 最 美 的 回 忆

滨 河 的 夜很静

静得只 可 以 听见呼呼的 风声 ，犬吠
滨 河 的 月 很亮

每至 月 圆 之时 ，秋窗 上覆着 片 片 银光

这里有一群最可爱 的人
他们 率真 ，纯粹
这里有一批甘 于奉献的 人
他们 无私 ，坦 荡

我 总喜欢在 灞柳纷飞 的 时候远望
瞭望 那迷人的 山 ，静谧的 水

我 总喜欢在 河岸上 闲 散
欣 赏 那醉人的 风景 ，引 人入胜 的春

我 想

当 我 离 开的 时候

回 忆里 的 人们 ，都会 闪 着光
我 想

当 我 回 忆的 时候

离 开的人们 ，都会念念不 忘

在这 片 土地上
我们 曾 淌过汗 ，洒过血
白 天 、黑夜间 奔忙
在这 片 土地上

我们 曾 流过泪 ，咬过 牙
坚 守 着 自 己 的 岗 位
我们 敬畏 自 然

同 样 ，筑就 着 梦想
我们 改 变 着环境
同 样 ，书 写 着不朽 的 乐 章

我 来过
不 曾后悔

我走 了

义无反顾

人 生 如 茶
□杨 雪

静下来 ，让心安静下来 。
沏 一杯茶 ，一杯崂 山 绿茶 。注水 ，斟茶 ，心

随水 ，水随 心 。静观茶变 ，看茶叶于杯 中 升腾 ，
翻转 ，芽 头 飞 舞 ，一根根 ，清 晰可 辨 ，心 随 着 叶
子缓缓舒展成翩翩起舞的精灵 。

慢 饮细 品 ，茶 汤 与 口 腔舌 面 的 亲 密 接 触 ，
初饮是淡淡的苦涩 ，再品就是满 口 的甘甜 ，茶香
缠绕 ，温润 了 茶汤 的苦涩 ，让人流连忘返 ，仿佛
来到烟雨迷蒙的江南 ，置身 于细雨下的茶 园 。

采 摘 ，烘焙 ，冲 泡 ，从 生 长 到 成 品 ，各 种工
序的打磨 ，不 同 的 品 种 、不 同 的工艺 ，造就不 同
的 口 感 。明 前 的 绿茶 ，经 过 时 间 的 沉 淀 ，在 炎
热 的 夏季 、干燥 的秋季 、寒冷 的冬 季 依然保 留
着春天的气息 ，珍藏着春天的记忆 。

都说人生如茶 ，如这一甘一苦 ，一焙一斟吗 ？
也 许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曾 渴 望 人 生 的 波 澜 壮

阔 ，飞 黄腾达 ，期 盼得到 外界 的 认可 。但经历
了 岁 月 的洗磨后 ，才发现 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，
便 是 内 心 的 淡然和 从 容 ，正 如 穿 越 四 季 ，随 时
间 沉淀下来的茶 。

人生如茶 ，我选择像茶 一样纯粹 ！
用 一颗绽放如莲 的 心 ，且 吃茶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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猕 猴 山 猴 趣
□朱耀儒

在 著 名 的 王 屋 山 东 南 隅 ，有 一 个

叫 做 “五龙 口 ”的风景名胜 区 。这个名

胜 区 有 造 型 奇特 的 孔 山 ，有 形 象 逼 真
的香炉山 ，有风景如画的十里画廊 ，有
紫 烟 缭 绕 的 香岩 寺 ，但 给人 印 象 最 深
的是那颇有趣味 的猕猴 山 。

五 龙 口 在 河 南 济 源 市 北 部 ，距 市
区 30公里 。猕猴 山 是五龙 口 的第一个

景 点 ，进入 山 口 不 远就 可 以 看 见布 满
山 野 的 猴 子 了 。我 们 的 车 子 还 未 到

达 山 下 ，导 游 就 介 绍 说 ，这 里 生 长 着
我 国 最 北 部 的猴群 ，它们 不 仅 长得 很

漂亮 ，每 一 个都是双眼皮 ，短尾 巴 ，而
且 很顽 皮 ，它 们 会 毫无顾忌 地 抢 夺 你
手 中 的 塑 料袋 。所 以 ，她 要 求 大 家 除
了 照 相 机之 外 ，不 要带别 的 东 西 。下
车 后 ，我 们发 现 山 下有 许 多 卖 食 品 的

妇 女 。她们 每 人 抱 着 一 个纸 箱 ，里 面
盛 满装 着 花生 、苹 果 的 塑 料 袋 。这 些

装 着 食 品 的 塑 料 袋 是 卖 给 游 客 喂 猴

子 的 ，怪 不 得 这 里 的 猴 子 抢 东 西 ，原
来 是 她 们 给 猴 子 造 成 凡 是 塑 料 袋 都

有可吃东 西 的 印象 。

我 们 一 行 人 之 中 ，也 有 买 食 品 袋
的 。他 们 都把食 品 袋藏 在 衣 襟里 ，不
敢让猴子发现 。导游带我们绕过 一块

镌有 “猕猴 山 ”三 个大字 的 巨 石 后 ，就
开始爬 山 。路旁不 时有猴子蹿 出 来 向

我们索 要 食物 。导 游 说 ，这 里 刚 开辟
为景点时 ，山 上的猴子很怕人 ，都躲在
山 上 不 下 来 。后 来 ，是 工 作 人 员 用 食
物把 它 们 哄下 来 的 。现 在 ，这 里 的猴
子再也 不怕人 了 。但 因 为这里 的猴子

太多 ，对游人的骚扰太大 ，工作人员就

对原 来 两 大家 族 的猴 子 进 行 了 培训 ，
让它们按照不 同 的哨音轮流下 山 。这

些 猴子 以 半 山 腰 的林带为 界 ，让 下 山

的就可 以 在林带 以 下 活 动 ，不 让 下 山
的就 只 能 在林带 以 上 观 望 ，显 得秩序
井 然 ，毫 不 紊 乱 。我们 在 上 山 不 远 的

一个平 台 上见到 了 作为猴王 四 大宠 臣

之 一 的 “老李”。这是一 只 年岁 较大 的

猴子 ，由 一 位 青年人 （工 作人 员 ）用 绳

子牵着 。有 一位买 了 食 品 的游客给他

递上一把花生 ，它理都不理 ，却突然上
去 抢 了 塑料袋 ，急 忙抓起 一 个苹 果啃
了 起来 。这位游客笑着 说 ：“这家伙还

是个长颈鹿——口 高 ，连花生都不吃 ，
专 门 要 吃 水 果 呢 ！”一 个游客接着 说 ：

“ 是啊 ，它毕竟不是一般的猴子 ，它是位
大 臣 呀 ！”说得大家都笑 了 起来 。这位

“ 老李 ”按照青年人的要求给大家翻跟

头 ，敬礼 ，表演各种动作 ，又按照青年人
的命令以各种动作和姿势和游客拍照 。

和 “老李 ”合影之后 ，我们便来到供
人参观的猴子活动 区 。由 山 脚到 山 腰
林带 的 一 大片 山 坡 上 ，满 山 遍野都 是
大大 小 小 的 猴子 。据 工 作人 员 介 绍 ，
这里有几千 只猴子 。他们看到又有 一
群 人 来 了 ，就争 先 恐后 地 拥 向 和人 群
相 隔 的 木 栏杆 ，有 的敬礼 ，有 的 鞠躬 ，
有 的和人握手 ，只要你给它一点花生或
者 一个苹果 ，它就躲到远处享 用 去 了 。
这 时候 ，我才发现这里的猴子确实是双
眼皮 。导游见我一直盯着猴子看 ，就提
醒我说：“不要一直盯着猴子看 ，因为这
样猴子就会认为你是瞧不起它 ，它会发
怒 ，甚至会上来抓你一把。”我吓得急忙
把 目 光 移开 。这 里 的 猴子 非 常 有 趣 ，
大家在这里玩 了 好长 时 间 。当 导游多
次催大 家 去 别 的 景 点 参 观 时 ，大 家 才
恋恋不舍地离开 了 猕猴 山 。


